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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  
  

前言  

当我刚把硕士论文，向学校提出之后，便接到东老人的来信，要我把论文抄一份寄回台湾，

送请乐观老法师在《海潮音》发表，这当然是我应做而想做的事，同时也感激东老人对我留

日以来的关心如此。 

 

其实，我在留日以来的二十个月之中，要想写出如何精彩的论文，殊不容易。因在第一年

中，仅在对於日本语文上，已花了很多精力，另外又得赶学校的硕士课程， 忙着赶完两年

之中必须修完的功课，还得抽时间写些报导日本佛教现况的文字，寄回国内及香港发表。但

当第一年的紧张过程刚结束，第二年一开始，就要准备学位 论文的撰写了，近世以来的日

本论文，完全学西洋方法，学会了很省力，但在从未用过这种方法的人，相当吃力，於是到

处找资料，到处拜访请教有关的名学者，加 紧阅读，加紧查检各种工具书。不用讳言，直

到现在，对於日文参考书，仍得勤於查字典辞书，始能完全读通。在此期间，我曾两度去成

田山的图书馆，找明治时代 以迄二次大战之后的日本旧杂志，至於东京都内的佛教学关系

大学如东大、东洋、立正、大正、驹泽各图书馆自不用说了。可忧的是 近代日本学者之

中，对於《大乘止观法门》这部书的专家，简直没有一个，我的校长，也是我的指导教授本

幸男博士，他是正在拿这部书作教本，向我们硕士及博士 班讲授的，当他知道我选择了这

个论题之时，甚至也劝我另选一个题目。后来他看了我送的两种书，才对我放了心。但我访

问另外几位名学者时，收获均不太理想， 例如大正大学的关口真大博士，乃是研究天台止

观的权威学者，但他对於我写的《大乘止观》，也是爱莫能助。另外一位已逾八十高龄的二

宫守人先生，他是天台宗 的劝学，然他对於天台以前的本书，也仅对我作了几点原则性的

启示。 

 

但是，经过六个月的努力，不论写得够不够分量，总算写成了两百数十张原稿的论文。而且

大胆地直接用日文写出来。当然，仅以十多个月的语文训练之后，要想把 它写得优美，根

本不可能，甚至在遣用动词及形容词的变化之时，往往也要闹出笑话来。所以当我初稿写完

后，即有一位驹泽大学的佐藤达玄教授，为我做了润色的 工作，佐藤先生也仅四十六岁，

和我之间，互为师友，是我留日以来，最好的日本朋友之一。最后，又有热心的大正大学的

牛场真玄先生，为我作更进一步的文字修 正。可惜牛场先生为我修正时，我的论文清稿已

向学校提呈出去了。然他是日文法的专家，故在他所修正的原稿上，使我看了之后的日文修



2 
 

养，又向前迈进了一大 步。 

 

说起以上几位日本教授，真是感念无已，他们对於我的论文的关心，好像就是他们自己的事

那样，不但见面时问我，甚至常用电话问我。他们对我的关切，更使我不 敢自弃，结果，

文章虽然不能真正算是我个人的，论文的内容、资料，是我找来组织成的，文中的思想和考

察，也是我自己的。故当本博士及副指导教授野村耀昌博 士，看完我的初稿时，就使我得

了几句听来很悦耳的话。 

 

不用说，日本教授对一个外国比丘说几句鼓励的话，不足为奇，我也不以为这篇长达八万字

左右的论文，是一篇够上国际水准的东西，但是敝帚自珍，且为向资助我 留日费用以及关

心我的师友们，表示谢意，还是把它译成了中文，向诸高贤请教。 

 

至於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论题？因为我是中国沙门，我的目标仍为中国佛教的前途。谁都知

道，我国佛教，一向注重学行兼顾或悲智双运，以实践佛陀的根本教义或 菩萨精神的自利

利他法门，古来宗匠，无一不是沿着这条路线在走，东老人也尝以宁做宗教家而勿做研究宗

教的学者期勉。而在今天的日本，就是把佛陀的教义当作 了学术化，把《大藏经》看作研

究用的资料，所谓学以致用，他们仅把自己的研究考证的论文，作为谋取职业地位以及生活

之资的工具，并非拿来 作为自己修证的指针。实则，若不实修实证，根本谈不上对於佛法

的理解，这一点在日本的现代学者们也不否认。因为实际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无法如实修

证，所 以近世的日本学者之中，仅有资料排比、文字考校、系统整理和历史观点的核对，

却没有一个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没有一位伟大崇高的宗教家。例如东京帝国大学的 中村元

博士，在现前的日本佛教学界，已没有比他出版着作更多的人了，但在日本学术界仅以「资

料的宝库」来赞美他，而非大宗教家，此与中国佛教及儒家正统的 学者们比较，未免不够

深度或厚度了。 

 

因此，《大乘止观法门》这部书，在日本虽无专门研究它的学者，却有零星的考证文字发表

於战前的一些佛教刊物，他们从文字及浮面的思想架构看这本书，以致怀 疑非出於慧思禅

师的述作。但是经我的研究之后，这部书确是慧思禅师晚年集其毕生思想的大成之作。在其

由教义的疏导而进入教仪的实修之谆谆善诱下，能使一个 凡人，深入法海，亲证法性。所

以当我研究了它之后，既可向学校的要求缴卷，又可作为自己自修方便的依准。同时，此书

在我国教界，弘扬的人也很少，藉此机 缘，向国内教界，借花献佛，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九七一年佛诞日於东京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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